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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往事之一

这是我迄今为止，写过的惟一一篇短篇幻想小说。

虽然它还有一个副标题 日本往事之一”，但后来

我就再也没有写过，或许，是我觉得幻想小说更适合于

长篇小说这种形式吧！

这个短篇，我是先有了结尾的构思，然后才想出一

个凄美的故事的。至于为什么会把故事的背景放到日

本，说出来十分简单，只是因为日本有一个一年一度的

盂兰盆节 一个迎接死者灵魂回家的节日。

彭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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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一个黑漆漆的雨日黄昏。

我冲出新宿地铁口，一头扎进漫漫的雨雾中。蓦地，一滴璀

璨灼了我的眼：只见前方摩天大楼的峡谷之间，飘浮着一粒猩红

色的亮点。走近了，挪掉雨水，才看清楚是一位白发飘飘的老婆

子，撑着一把红雨伞，立在雨水中。

我与她擦肩而过的时候，听到她在伞 下喃喃地说“：今天是

妙子回家的日子⋯⋯”夏季的雨水已经漫过了她的脚踝

大概老婆子是在等孙女放学归来吧。

我眼圈有点发热，嘴里咸咸的，不知是被红雨伞刺疼了眼，

还是想起了我那没能活到这样苍老的奶奶。小时候，她总是蓬乱

着头发，站在如血残阳里的那棵苦楝树下，唤着我⋯⋯

绕过这片高楼群，就是我常去的那家小酒馆了。

可今天真是蹊跷极啦，在泥泞的雨地里兜来转去，却怎么也

摸不到那条熟悉的小路。身边是一片朦朦胧胧的黑树林，树边还

坠着一轮红月亮。迷路了吗？来日本东京已经六年了，我还不知

道新宿有这么一隅哪！

“哟，好重呀！帮我举上去好吗

一个脆生生的声音，斜刺里响了起来。

黑树林里闪出一个趿着红木屐、一身印花和服的小女孩。她

正费劲地把一块油布毡撑过头顶，我蹿过去，一把撑住它，和她

一起架到了树皮小屋上。

雨下得更猛烈了。

红月亮早已隐去了。她牵着我的手，钻进搭好的树皮小屋避

雨。天还不算暗，我看清这是一个用树枝垒成的小窝棚。雨滴滴

答答地漏下来，湿了小女孩的发梢，她伸出小手，接住雨滴：

“这下雨水就淋不着弟弟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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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树林的树皮小屋里只有我和她两个人。我盯着她的脸问：

“弟弟？你弟弟在哪儿？”

她把手指搁在嘴唇上，轻轻地说：“别把弟弟吵醒了，他在

睡觉。”

我笑了，以为她沉浸在一个小女孩的梦境中。她的头偎依着

我的肩，我俩就这样默默地坐在树皮小屋里，听夏日的雨声。雨

快要住了的时候，她对我说：“我叫妙子⋯⋯”这时我才第一次

看清她的脸。一张苍白的脸，一双大大的眸子里溢满了一种说不

出的渴望。

“妈妈在等我回家。”她跃进淡淡的雨雾中“，看！妈妈的红雨
”伞

黑树林的尽头是一线模模糊糊的小村庄。

她迎着村边的一滴鲜红奔去。

一对红木屐像是一对在田埂上翩飞的蝴蝶。好久，风中传来

了她的声音：“⋯⋯再见，弟弟⋯⋯”

“弟弟！”我困惑地摇摇头。

我扭过头，目光又一次扫过黑树林的时候，浑身一阵颤栗：

树皮小屋下是一个隆起的土堆 一座小小的坟墓！树皮小屋里睡

着她的弟弟！小女孩怕雨淋着长眠的弟弟，盖上了油布毡⋯⋯

我还没来得及悲哀，远处划过凄厉的尖啸，像是轰炸机的声

音。接着，田埂的上空蹿起一排火海⋯⋯
，，“妙子

我拼命扑去，却沉重地摔倒在一幢玻璃幕布的大楼前面。

切都从黑树林、火海 眼前消失了，只有雨后如血的夕

阳。我爬起来，揉揉眼睛，想找回那片忧郁的黑树林，可四周却

只有高耸入云的楼群。

突然，我在熙熙攘攘的人海中，看到了一把耀眼的红伞。

我 上它。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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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下，是那位白发飘飘的老婆子，还有一个身穿印花和服的

小女孩。哦，那双红木屐⋯⋯

身后响起了一片舞蹈队的吆喝声。

一个迎接死者灵魂回家的日我忘记了，今天是盂兰盆节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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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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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是我写完了第一部成人长篇幻想小说《与

幽灵擦肩而过》之后，应一家出版社之邀，为一套名叫

“中华当代童话新作丛书”的书系而写的。虽然被归类到

童话之中，但它已经完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童话了，它

也是我的头一部儿童文学的“转型”之作。

当时，幻想小说或是幻想文学的概念还没有流行，

尽管如此，在我自己写的“内容提要”中，我还是流露

（幻出了自己的反抗。我这样写道：“⋯⋯这部

想）式的作品，摈弃了一般童话的传统结构，情节细腻
”

真实，在现实中写幻想，在幻想中写现实

彭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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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绿刺猬

你听说过鲥鲚鲛鲟鲠鲡鲢鲣这个词儿吗？

闻所未闻。

当然，你绝对不可能听到过 因为这是鲨鱼骨刺星的语言。

即便是鲨鱼骨刺星上的人，从他奶奶生下他的那天起（请你不要

皱眉头，别以为我信口开河，我不是童话作家，疯子似的童话作

家才满口胡言哪。我是国际重罪法庭的一名记录员，出于职业习

惯，白纸黑字，连一个字也不会夸张。你想呀，假如哪怕是只有

一次，我要记错了一个单词，比方说把判决书上的释放写成了绞

刑，一个无辜的公民就会走上断头台。那样的话，那个倒霉蛋儿

的愤怒的家属们还不把我捣成肉酱，装到五百克的狗肉罐头里，

摆到超级市场的货架上面去出售！），到死为止，顶多也就听到过

三遍鲥鲚鲛鲟鲠鲡鲢鲣，绝对绝对不超过四遍。

鲥鲚鲛鲟鲠鲡鲢鲣，是鲨鱼骨刺星语汇中最恐怖的一个单词。

比鬼、幽灵以及恶魔这些词汇至少要毛骨悚然一万倍。当然，

这是对鲨鱼骨刺星人而言。妈妈只消喊一声鲥鲚⋯⋯再哭再闹的

孩子立刻就会停止哭泣；遇上需要截肢的患者，麻醉师在他耳朵

边上嘀咕一遍鲥鲚鲚鲟⋯⋯你就是把他的另外一条好腿锯断，他

也不会醒过来：一个月前，监狱犯人大暴动，五千名杀人犯死死

地掐住了警长的脖子要夺大门钥匙，警长从鼻子孔里哼叽了一句

鲥　 鲛鲟鲠鲡鲢 ”所有的犯人全都直挺挺地昏鲣“，哗啦啦

倒在地上了。

可是，鲥鲚鲛鲟鲠鲡鲢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翻译过来，就是“先天性不良少年绿刺猬族”。

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事实上，鲨鱼骨刺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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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民的确都是一个名叫鱼肝油奶奶的女人生的。科

学地说，是烧烤出来的。

鲨鱼骨刺星的女人们，不愿意像一只大肚子青蛙似的“十月

怀胎”，想要孩子了，只要一个定货电话，鱼肝油奶奶的鱼子酱

分娩工作室 小时之内就会送货上门。生产一个孩子，并不比

烧烤一只面包复杂 定货的电话铃一响，奶奶就会拿根竹竿走

到栗子树下，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唔，这只好像是熟透啦”，一

边捅下一只栗子来。这时候的栗子，外面还包裹着一层厚厚的绿

皮，长满了刺，像头小小的绿刺猬。她的助手们小心翼翼地把它

捡起来，涂上新鲜的牛奶，送进烤箱。 分钟后掰开滚烫的栗子

壳，一个小生命就呱呱坠地了。一般的情况下，鱼子酱分娩工作

室 到的日产量是 名婴儿。圣诞节前定货剧增，最高的一天

竟创下了日产 名婴儿的历史记录。

不过，到了手忙脚乱的时候，鱼肝油奶奶也偶尔会出差错

老眼昏花，一走神，把一只半生不熟的毛栗子给打下来的事

情也是常有的。

当然了，这种概率极小，大约在 左右。也就是生产

出来的一万个孩子中，只有一个是劣质产品。尽管微乎其微，又

在国家安全质量 鱼骨刺星检验暂行标准的允许范围之内，但对

的打击却是致命的。

这种栗子，你就是烧上一天零一夜，也掰不开它的硬壳。然

而它却又是一个生命体，它比最绿的西瓜还要绿。碰到这种时候，

鱼肝油奶奶的额头上就会又多了一道皱纹，转过身对自己的助手

吩咐说：“作孽呀，又多了一头绿刺猬。把它给扔掉吧。”它圆滚

滚的，瞪着一对小眼睛，只会龇牙咧嘴地滚来滚去，就像是一股

飓风，来无影去无踪。这样的不合格产品，当然不能以次充好出

售给顾客啦。晚上闭店，一只黑色的塑料袋就会被丢到垃圾桶里。

夜深人静，绿刺猬就会咬破塑料袋，逃到大街上。一到

原来匿藏在下水点，它的同类 道里的绿刺猬们就纷纷出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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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结成浩浩荡荡的绿刺猬军团，高唱军歌鲥鲚鲛鲟鲠鲡鲢

在 鱼骨刺星上横冲直撞。

没人能阻拦得住它们。它们撞毁汽车，把摩天大楼的玻璃幕

墙撞出一个个圆窟窿。有一次，它们一窝蜂似地冲进一座博物馆，

狂呼乱叫，硬是把一具在古墓里躺了五千年的木乃伊吓得“哇”

地一声坐起来，爬出四百多米远。还有一次，它们甚至大兵压境，

摧毁了一道拦河大坝，结果造成洪水泛滥，鲨鱼骨刺星的一大半

国土在水里泡了整整八百年。好不容易熬到大水退潮了，人却退

化了，沙滩上留下了一群又一群长着鱼尾巴的人。

这群绿刺猬实在是让人闻风丧胆。

连警察也是束手无策。

几次大围剿，倒是把躲在阴沟里的绿刺猬来了一个一网打尽。

逮捕绿刺猬，一点也不费劲儿，就像摘苹果一样简单。它们昼伏

夜行，白天全都缩成一团，倒挂在墙壁上“呼噜呼噜”睡大觉。

警察们只要把一只只带刺的青苹果从墙上摘下来，扔进大箩筐里

就行了。问题是，没有任何一座监狱能够关得住它们。白天抓进

去，晚上它们就会顺着排水孔或是通风口溜回到老巢去！你总不能

把绿刺猬像核废料那样埋到地下二百米深的地方去吧，它们会以

虐待囚犯的罪名控告你！

焦头烂额的鲨鱼骨刺星人，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把捕获的绿刺猬驱逐出境，流放到其他的星球上去。

于是，在鲨鱼骨刺星的黄昏时分，就常常会有一片墨绿色的

流星雨划过天空。每当这个时候，躺在那棵栗子树下乘凉的鱼肝

油奶奶就会长长地舒口气，脸上的皱纹就会又少了一道：“啊，再

个见，我可怜的孩子。”第二天，她会烧烤出不是 绿刺猬，

的绿刺猬。一头绿刺猬就是一道而是 、甚至 皱纹，她要

让脸上的皱纹全部消失！

根据环境公约第三十九项四十六条的规定，倾倒垃圾或是流

放囚犯，必须选择没有任何智慧生物生存的星球。可是，有一天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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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事情往往就坏在这突如其来的有一天 鱼骨

刺星人的一个计算错误，一头本该投掷到火星上去的绿刺猬，却

丢到了地球上。

那天早上，我正在给我心爱的一条名叫默哈默德 安琪儿的

小鳄鱼洗澡的时候，突然，我从窗口看到，天上飘下来一顶白色

的降落伞，下面还坠着一个绿色的圆球⋯⋯这时，我手中的小鳄

鱼蓦地朝后倒去，我只听到它嘴里冒出一句鲥鲣 鲛鲟鲠鲡鲢鲣，

就也跟着它一起栽到了浴缸里。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鲥　 鲛鲟鲠鲡鲢鲣。

我是在夏天的一个闷热无风的早晨昏过去的，醒来时，浴缸

里已结满了厚厚的冰碴。这期间，好端端的一座城市，被一头绿

刺猬闹得天翻地覆⋯⋯这都是后来，我坐在火炉边上，我的小孙

子亲口讲给我听的。

第一章　　黄昏下的搏斗

夏瀛疯狂地逃进这片瓦砾堆的时候，正是残阳如血的黄昏。

雨点般的石头从他身后掷来。

一块菱形的碎石击中了夏 。他的额角渗出一滴殷红的鲜血，

他只是踉跄了一下，忍住疼，头也不回地钻进残垣断壁之中。这

是一片已经被推土机推倒的废墟，像是最后的一座孤岛，被四周

一群群摩天高楼死死地扼住了喉咙。它过去曾是一片喧闹的、

年代遗留下来的老街，半年前“批租”给了韩国人。怪谲的是，

从它夷为平地的那一天起，颓墙瓦砾上就总是笼罩着一层阴森森

的雾霭，经久不散。老一辈的人泪花盈盈地说：祖宗的鬼魂们舍

不得离开这片土地呵。

刚下过雨，脚下沼泽地样的泥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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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瀛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狼狈地逃窜过。

脑后又是一声凄厉的尖啸，他收拢脚，一个鱼跃扑到了水洼

里。一块红砖紧擦着头皮飞过，砸在一扇坍塌的窗上，“哗啦啦”，

碎玻璃的齑粉在暮色中如雨落下。他双膝一撑，挣扎着从泥浆中

爬了起来。

他惊恐地扭过头颅，屈辱地攥紧了拳头。这时，他发现自己

的手心里还捏着那把车钥匙。

尽管血水和泥浆模糊了他的视线，他还是看到

蒿草那边，伫立在一抹斜阳中的三头野兽。

三名未满残忍的尼加拉瓜黑蚁和他的两个喽罗 岁的

少年。至少在这短短的一瞬间，他们完全丧失了人性，一种人类

最原始的凶残在这几个劣种身上凸现得是那么淋漓尽致。这个夏

日萧瑟的傍晚，污血般的夕阳里，他们杀气腾腾地逼来，那眼神

让人战栗。

校园暴力，在这座沿海大都市里日益蔓延，已经猖獗到了令

人发指的地步。然而，由于它作案手法具有隐蔽性，取证困难，

加 遭受凌辱毒打的孩子多半对家长隐瞒实情，以至于愈演愈烈，

成为一种难以根治的毒瘤。就在五个星期之前，南市警方捣毁了

六七岁的少年，一恶少团伙。六个年仅十 公然在校门口敲诈勒索，

收取“保护费”，俨然一副黑社会 年 月到地头蛇的架势。

月的短短五个月里，遭到他们抢劫毒年 打的孩子竟有数十

人之多。更加触目惊心的，不是这种能够绳之以法的集团暴力行

为，而是一种躲藏在暗处、无法用法律惩罚的发生在少年之间的

校园暴力。它正在演变成国际性的通病，欺侮 日趋严重。它

将长期存在，留给孩子们一块块终生难以治愈的创伤。

“夏瀛，你逃不掉啦！”

邪恶少年的喉咙里迸裂出鬼一样的嘶叫。

一阵欢呼，他们发现了夏瀛那辆翻倒在一堵残墙边上的山地

车。尼加拉瓜黑蚁带头从墙上跃下，他知道夏瀛就趴在不远的地



第 14 页

方窥视着他们，他要好好羞辱羞辱这个竟敢让他当众出丑的转校

生。他解开裤带“，哗 ”的一声，把一泼又臊又膻的尿浇到

了自行车上。他一边炫耀般地抖动着手里的东西，一边声嘶力竭

地高声嚷道“：喂，哮喘病！你的山地车没油啦，我给你加一瓶可

口可乐⋯⋯，，

狂笑声中，夹杂着另外两个恶少的小便声。

“我再加一罐雪碧！”

“哈哈。看看我的吧， 度的正宗二锅头烧酒。哈哈哈⋯⋯”

薄暮的这一头，脸色惨白的夏瀛咬破了嘴唇。干涸的血不再

流淌，一道黑漆漆的血痕挂在唇边。他的喉管里发出一阵嘶嘶的

怪响，遽然间，呼吸道平滑肌开始痉挛，他上气不接下气地气喘

起来⋯⋯已经整整一个夏季没有犯病了！他把头埋在一蓬蒲公英

里，双手痛苦地抠进了两边的淤泥之中。

他的眼在喷火。

如果手里攥着一副弹弓，不，一杆双筒猎枪的话，他就会轰

隆一声，把他们三个人的鸟蛋像气球似的击得粉碎！

夏瀛是四个星期以前，随父母一起从新疆回到上海的。

他是一个早产儿，从生下来那天起，就体弱多病。妈妈说：

还没到预产期，秋天一个细雨朦胧的午后，有人把房门擂得咣咣

地响，她开门一看，没有人，只是发现门背后挂着一串鹦哥绿的

小风铃。透过纷飞的雨丝，她看到在茫茫雨雾的尽头，一头白色

的蜥蜴正慌不择路地朝着远处的一片雨林逃窜⋯⋯她正欲抬手摘

下那串小风铃，突然腹部一阵巨痛，跌倒在地上⋯⋯她最后只是

依稀地记得，雨住了，在婴儿呱呱坠地的一刹那，那串小风铃也

脆脆地摇响了⋯⋯

没人猜得出这只小风铃的寓意。妈妈总是说，既然它把你唤

来，就让它当你的护身符吧。只是那头如梦似幻的白蜥蜴，她绝

少提起。她忌讳女巫关于夏瀛是白蜥蜴的弃儿的流言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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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绿色的小风铃，现在就系在夏 的脖子上。

转学第一天，他就被揍得鼻青脸肿。

这是他绝对没有想到的。今天早上他推车出门的时候，妈妈

把剩下的小半截油条往嘴里一塞，一阵风似的追了出来：“头一

天报到，我陪你去吧？”夏瀛嗔怪地瞪了她一眼：“我又不是小孩，

已经是初一的学生了，还要你送！”但他是懂得妈妈的一番舐犊之

情的。远的不说，这次举家迁回上海，就是为了他。新疆干燥多

沙，冬天又是滴水成冰的寒冷，对他的哮喘和风湿性心脏病不利。

他被分配到初一 班，同桌是一个名叫雪萤的女孩。

吃中餐的时候，坐在最后一排、一个绰号叫尼加拉瓜黑蚁的

黑胖子把他逼到了墙角。“喂，小羊肉串，来段新疆歌舞怎么样？”

厌恶地皱起了眉 恶声见夏瀛 头，他竟把拳头抵在夏瀛的下巴

恶气地恫吓道：“小子，这块地盘是老子的天 下，你往后要是敢

起刺，当心我的掏心拳！”夏瀛明白自己碰到了学校的小恶棍。他

比尼加拉瓜黑蚁矮半个脑袋，根本就不是对手，他恐惧地朝后退

去，坠在胸口的小铃铛一阵摇曳，发出清脆的金属撞击声。

尼加拉瓜黑蚁抢上一步，“嗤嚓”一把撕开夏瀛的下恤衫，随

后，他扭过那张坠满肉瘤的扁脸，对身边的两个保镖似的跟屁虫

吆喝道：“嗨，你们看呀，他脖子上还系着一串小铃铛哪。嘿嘿，

新疆来的收破烂大王！”哄笑声里，他伸过那只脏兮兮的黑手就要

的小揪夏瀛 铃铛。

霎 的胸口。时间，教室里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夏瀛

夏瀛头一低，出其不意地在他的手背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士

可杀，不可辱。他绝不允许任何人玷污他一个男人的尊严。

”尼加拉瓜黑蚁惨烈地“哇呵 嚎叫了一声，疼得几乎瘫

倒。他盯着皮开肉绽的手臂，呆住了。鼻翼上滚下豆瓣大的汗珠，

脸上的表情，也由惊愕转向怒不可遏。迄今为止，在班级里称王

称霸的尼加拉瓜黑蚁还没在众人面前栽过跟头哪！丢尽了拉美雄

风！他凶相毕露地扑了过去，两个喽罗也一拥而上，把夏瀛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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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 上。

“血债还要血来还⋯⋯”

尼加拉瓜黑蚁用舌头舔了一 伤口，咬牙切齿地吼着。

鹦哥绿的小风铃的线绳被拽断了。璀璨的阳光里，有一道撕

心裂腑的绿宝石一样的光芒刺伤了夏瀛的双眸。他的心底被深深

地灼疼了，一股股看不见的血在汩汩淌出。他不知哪儿来的勇气，

像一头破栅而出的牛犊，挣脱了掐牢他的四只手。他抓起桌上的

一只汤碗，不偏不倚，把一碗滚烫的冬瓜汤倒扣到了尼加拉瓜黑

蚁的头上。

汤汁瓜片顺着尼加拉瓜黑蚁的鼻尖、腮边滴落下来。

死一般的寂静中，突然，“哗哗哗”，掌声如潮，四周爆发出

一片只有在人民大会堂才有的鼓掌声。

“快逃！”不知是谁提醒了夏 一句。趁乱，他夺回那串鹦哥

绿的小风铃，撒腿冲出了屋外。尼加拉瓜黑蚁这时才如梦初醒，

在水淋淋的脸上撸了一把，又往屁股上一抹，气急败坏地直追出

去。

没有逃出多远，就被尼加拉瓜黑气喘吁吁的夏 蚁撵上了。

他们薅着他的头发，把他拽进了一个快要坍塌、落满尘埃的库房

里。里头黑咕隆咚的，一股呛人的霉腐气味扑鼻而来。夏瀛被扔

倒在地，一顿拳打脚踢之后，尽管他哀怨地喘不过气来，还是被

三名恶少裹到了一块练体操用的大厚地毯里。如若不是雪萤喊来

了班主任，夏瀛非给闷死不可！

尼加拉瓜黑蚁和他的两名死党，被训了整整一个下午。

然而，放学的时候，夏瀛的山地车刚刚骑过铁路道岔口，就

又被人拦住了。他回过头，只见蔷薇色的夕辉里，尼加拉瓜黑蚁

他们眼里闪烁着复仇的火焰，正像豺狗似地猛扑过来。

他们没有放过夏瀛。

他们的瞳仁充满了耀眼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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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瀛已经记不得自己是从哪条小路逃进这块废墟的了。

他仅仅记得，车把一歪，车轮陷到了一片洼地里。还没等他

把车子从泥浆中拽上岸，一阵雨点般的石头已经砸到了他的身上，

他只能弃车而逃。

尼加拉瓜黑蚁不再尿了，他扯开嗓门，面对着空旷的建筑残

骸穷凶极恶地咆哮道：“夏瀛！我数三个数，你要是不跪着爬出来，

我就把你的山地车砸烂！一、二、三⋯⋯砸！

他操过一根粗大的钢筋，恶狠狠地朝车圈砍了下去

车子在泥水中哀嚎！抽搐！

他们每砸一下，夏瀛的心就要颤栗一下。最后，他悲痛欲绝

地闭上了眼睛。两行无声的泪，滴落到紧紧攥着的拳头上。

这辆山地车，是爸爸用他的公伤抚恤金替自己买的。他们从

新疆回沪，没有房子也没有工作，还暂时借住在舅舅家的一间小

屋里。临上学前一天，那是一个燠热难挨的深夜，他从梦中醒来，

又没别耳朵里飘进了父母的一段对话：“ 的钱，就拿那笔抚

恤金给夏瀛买辆车子吧。”“可，可那是你的一条胳膊换来的钱

呵！”“上学路太远，不能让孩子受委屈⋯⋯”他紧抿嘴唇，一头

埋到了枕头里。妈妈听到了他的哽咽声，扳过他的头，这才在昏

暗飘摇的一线灯火下瞥见，自己儿子的脸上早已是泪水涟涟⋯⋯

夏瀛太阳穴上的青筋在狂暴地震动着。

但他知道自己寡不敌众。

这时他看到尼加拉瓜黑蚁他们甩开了钢筋，排成一个扇面，

向自己藏身的孤坟似的土堆围来。

夏瀛一猫腰，钻进了废墟里惟一一幢尚未扒掉的小楼。它孤

兀地耸立在一片满目疮痍的烂砖头堆中，在风中摇摇欲坠。门板

斜吊在门槛上头，他侧身一闪，从旁边挤了进去。

里面黑黝黝的，脚下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他趔趔趄趄地一头

撞到了一片黏满飞蛾尸骸的蛛网上。粘糊糊的一脸一手，他撕掉

了它们，眼睛慢慢地适应了四周的黑暗：一个阴森森的地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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